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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湿地生态旅游的核心是实现生态保护、社区参与和经济可持续协同，而社区参与则是生态保护与旅游发

展的关键。本文以温州三垟湿地为例，探讨了湿地生态旅游与社区协调发展的路径。温州三垟湿地有着

丰富的生态资源和深厚的瓯越文化底蕴，通过“共富工坊”“就业优先”等做法，让社区深度融入到旅

游发展，从曾经的“生态修复样本”逐渐演变为“生态旅游与社区共生”的形态。当前，三垟湿地也面

临着旅游产品不够精细，利益收益有待提升的问题。为此，本文参考了东洞庭湖、拉市海以及巴厘岛、

秘鲁查维尼亚等经验，提出了进一步深化社区参与、创新旅游产品、优化利益分配、强化生态保护等一

系列路径和方法。我们认为，城市湿地的生态旅游与社区协调发展具备关联性，目前的关键问题在于协

调的生态承载力、社区获得感与旅游吸引力之间的平衡关系进而使得生态、文化与民生实现共生共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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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re of wetland ecotourism lies in achieving the synergy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community par-
ticipation, and economic sustainability, with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being the key link between eco-
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This paper takes Sanyang Wetland in Wenzhou as a 
case study to explore pathways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wetland ecotourism and commu-
nities. Sanyang Wetland boasts rich ecological resources and profound Ou-Yue cultural heritage. 
Through initiatives such as “Common Prosperity Workshops” and “Employment Priority,” the com-
munity has been deeply integrated into tourism development, transforming the area from a former 
“model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nto an example of “symbiosis between ecotourism and community.” 
However, challenges remain, such as the need for more refined tourism products and a more balanced 
distribution of community benefits. Drawing on experiences from domestic wetlands like East Dong-
ting Lake and Lashihai, as well as international cases such as Bali and Chavín de Huántar in Peru, 
this paper proposes specific pathways to further enhanc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novate tour-
ism products, optimize benefit distribution, and strengthen ecological protection coordina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wetland ecotourism and communities is fea-
sible, with the key being to balance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community satisfaction, and tour-
ism attractiveness, ultimately achieving symbiosis and shared prosperity among ecology, culture, 
and livelih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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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其作为自然界中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生态功能最为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1]，
蕴含丰富的自然与文化资源，为发展生态旅游提供了坚实基础。然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自上世纪以来

全球已有 64%的湿地消失，湿地保护已成为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任务，其与《拉姆萨尔公约》

联合报告更结合多个案例指出，社区参与对于自然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显著促进作用[2]。当前我国深入

推进“美丽中国”战略，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高质量发展重要基石，明确提出“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

理，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浙江省作为“美丽中国”先行区示范省，更将湿地生态保护与

可持续利用纳入区域发展重点，强调通过生态旅游协同社区发展，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民生福祉与经济发展

优势，这为湿地保护与社区协同发展提供了政策指引，也凸显了相关研究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近年来，随着生态保护理念深入人心，湿地旅游逐渐从资源开发导向转向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的协同

导向。社区作为湿地资源的直接守护者和旅游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其利益诉求和参与程度直接关系到旅

游开发的可持续性。但实际操作中，湿地生态旅游总绕不开“保护和开发”的难题：开发过度会打破生

态平衡，管控太严又可能顾不上社区的发展需求，导致居民参与的积极性降低，甚至引发利益矛盾。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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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生态旅游在缓解保护与生计冲突方面确有作用，但社区往往因资金、技能和社会资本不足而难以深

入参与规划与收益分配[3]；退耕还湿和生态补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农户收入，却仍面临缺乏稳定制

度与持续替代生计的困境[4]；而多数湿地社区的参与层次依然局限于个体经营，制度化保障不足的问题也

长期存在[5]。怎么让湿地保护、旅游体验改善和社区利益增长相互促进，成了社会各界关心的问题。 
我国湿地资源丰富且类型多样，东北三江平原湿地、华北白洋淀湿地、沿海杭州西溪湿地等均兼具

生态功能与文旅价值，成为生态旅游开发的重要载体。其中，温州三垟湿地作为我国东南沿海最大的城

市湿地(规划总面积 10.67 平方公里，138 条河道交织形成 161 个“小岛屿”，水域占比 30%)，其定位尤

为特殊——历经十余年生态修复，它从水质劣 V 类的受损湿地，转型为生物多样、文旅融合的国家 4A 级

景区，更因“城市核心区环绕”的区位特征，成为探索“湿地生态旅游与社区共生”的典型样本。本文即

以此为切入点，先从理论层面厘清湿地生态旅游与社区参与的内在关联，再结合三垟湿地的现状与问题，

借鉴国内外湿地的实践经验，探究其协调发展的具体路径，以期为同类城市湿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2. 湿地生态旅游的理论基础 

湿地生态旅游兼具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的双重目标，其实现路径离不开理论支撑。现有研究表明，

湿地保护与利用往往涉及生态、经济与社会的复杂关系，也牵涉多元主体的利益协调与社区的深度参与。

基于此，本文选取可持续发展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社区增权理论作为分析框架，以揭示湿地生态旅

游与社区协调发展的内在逻辑。 

2.1. 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强调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统一，以满足当代需求而不损害后代利益。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目标(SDGs)明确提出湿地保护，如 SDG6.6 和 SDG15.1 凸显湿地在清洁水源、生态系统健康和气候

调节中的作用。湿地具备水质净化、洪涝调节和生物多样性维持等生态服务功能，是实现减贫、健康、

气候适应等目标的重要支撑[6]。 
在实践中，湿地保护往往形成“国家战略–政策法规–工程实施”的多层次体系。各国通过划定保

护区、实施补偿机制、推进修复工程等方式，兼顾生态与发展[7]。我国近年来也将湿地纳入可持续发展

战略，出台湿地保护法规，推动湿地公园建设和生态修复工程，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平衡[8]。然

而，湿地保护的可持续性不仅依赖宏观政策，还需要微观层面的社会协同。 

2.2. 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指出，任何能够影响或受到项目目标实现影响的个人、群体或组织，都是利益相关

者[9]。在湿地保护中，政府、社区、企业、科研机构和环保组织等均有不同诉求[10]。因此，必须通过参

与机制和利益协调，提升决策的公正性与有效性[11]。 
该理论在湿地治理中主要体现在生态补偿与共管机制设计。例如，部分补偿案例会根据社区居民的

利益损失确定标准，以确保公平[12]；在湿地公园管理中，常设立跨部门或社区代表委员会，让居民、专

家与政府共同参与保护与管理。这表明，唯有平衡各方利益，才能实现湿地利用与保护的可持续共赢。

但若社区缺乏话语权或能力，即便参与机制存在，也容易流于形式，这就引出了社区增权理论的必要性。 

2.3. 社区增权理论 

社区增权理论起源于社会学与发展研究领域，强调通过赋予社区权力、能力与资源，促进其在公共

事务管理与可持续发展中的主体地位[13]。这一过程通常依赖教育、培训、信息公开和社会动员，增强居

民环境意识与行动力[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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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旅游发展中，增权主要包括四个维度：经济增权(分享收益)、心理增权(增强认同与责任)、社会增

权(强化凝聚力)、政治增权(获得治理话语权) [15]。通过系统赋权，社区不仅愿意参与湿地保护与旅游，

还能与政府、企业、NGO 平等合作，实现“共建、共治、共享”[16]。 
在这三种理论中，可持续发展理论回答了“为什么要让社区参与”，利益相关者理论强调“社区应

当如何参与”，而社区增权理论则指出“怎样让社区真正有能力参与”。它们共同说明，唯有让社区从外

围受益者转变为核心共治者，湿地生态旅游才能实现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与民生改善的统一。 

3.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相关研究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指在旅游发展各环节(包括决策、开发、规划、管理、监督等)中，充分考量社区

的需求与意见，并将社区作为主要的开发主体和参与主体，从而在确保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推动

社区实现全面发展[17]。在湿地生态旅游发展过程中，湿地周边社区居民是重要受益者，他们对于旅游的

支持会极大程度地促进旅游业的成功开发，他们的参与程度也会直接影响到湿地生态旅游的发展质量和

可持续性。若社区积极参与保护湿地，维护良好生态环境和旅游秩序，能提升旅游质量，吸引更多游客；

反之，若社区对旅游发展不配合，甚至破坏湿地资源，将阻碍湿地生态旅游的发展。 
社区参与对湿地生态旅游的价值，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体现。首先在生态保护方面，社区居民作为湿

地资源的直接守护者，其主动参与能有效规避“公地悲剧”，孙丽、王升忠[18]对向海湿地的研究显示，

社区共管模式可显著减少湿地破坏行为，推动居民从“被动约束”转向“主动保护”，这与 Amanda Stronza 
[19]的研究结论一致，即社区对旅游决策的参与度越高，保护湿地资源的意愿就越强。其次在社区发展方

面，社区参与是旅游扶贫与产业转型的关键路径，刘海宏[20]以西洞庭湖湿地公园为例提出的“社区参与

式开发模式”，通过民宿经营、手工艺品销售等业态，既提升居民收入，又推动农、工、旅产业融合，陈

钰仁[21]的研究也显示，在乡村旅游开发模式中，居民深度参与旅游活动后，不仅物质与金融资本得到积

累，就业质量、收入水平、生活条件及公共卫生环境均显著改善，进而推动社区产业结构合理化与村域

经济发展。从体验升级方面来看，社区参与能强化旅游体验的真实性与深度，有研究表明，在社区型旅

游(CBT)中，居民参与规划设计与文化展示，可构建契合社区价值观的旅游模式，让游客产生更强的文化

认同与情感共鸣，其体验深度远非传统“观光式”旅游可比[22]。余志远等人[23]以郎德上寨为例进一步

研究证实，以“自我激励”或“合作激励”方式深度参与社区旅游的居民，会主动探索新的体验产品，将

社区发展与个人创新深度融合，从而显著提升村寨旅游品质与游客体验，这意味着社区参与并非单纯的

个体行为，更是推动旅游创新与体验升级的重要机制。在利益协调维度，制度化的社区参与是平衡多方

利益的核心，李沐纯等人[24]指出，需通过明确居民在决策、分配中的权利，缓解保护区与居民的资源利

用矛盾，为生态旅游可持续性提供保障，显然可见，社区参与生态旅游有助于改善居民生活水平，为生

态旅游目的地的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25]。Murphy [26]也指出，如果旅游开发不考虑社区利益，很容易

让居民产生抵触情绪，甚至造成环境破坏和文化冲突，但若让社区参与决策、共享利益，就能让旅游发

展、社区支持和生态保护一同推进，社区参与进湿地生态旅游中的利益分配，能够有效缓解保护区和居

民在资源利用上的矛盾[27]。 
综上可知，社区参与是把湿地生态旅游从理念变成实践的重要促进因素。其核心是通过给予权利和共享

利益，让社区从旅游发展的“看客”变成“参与者”和“受益者”，最终实现生态保护和社区发展的双赢。 

4. 国内外湿地生态旅游与社区协调发展的经验路径 

4.1. 国内经验 

国内典型湿地在政府主导下已形成多元保护开发路径，而学者针对实践中的“社区参与不足、利益

https://doi.org/10.12677/mm.2025.1510280


时勘，唐伟杰 等 
 

 

DOI: 10.12677/mm.2025.1510280 101 现代管理 
 

分配不均”等问题，进一步提出了细化优化方案。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先通过“核心区–缓冲区

–实验区”分区管控预留生态空间，杨芳[28]后续在研究中提出以“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分离”明确

政府(监管)、企业(运营)、社区(入股就业)的权责，推动保护与开发平衡，这种自上而下的结构化设计，

不仅调动了社区参与的积极性，还把开发活动严格控制在生态能承受的范围内，为保护和发展的兼顾提

供了扎实的制度支持。云南拉市海湿地在禁渔禁牧、旅游整治基础上，刘宏芳等人[29]从环境正义视角补

充“内生造血 + 外生输血”方案——既提高农田生态补偿标准，缓解保护政策对居民传统收入的影响，

又鼓励居民依托纳西族文化、湿地观鸟自主经营特色项目，把对文化的认同变成经济上的自信，这种模

式跳出了单纯经济补偿的局限，转向尊重社区的发展权和文化权，体现了更高层次的公平和可持续性。

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依托地方条例建立统筹协调机制，通过统一运营平台实现“保护–管理–经营”

分离，同时优先解决原居民就业安置，为“制度保障社区利益”提供范本。 
在激发社区“内生式造血”能力方面，其他学者也提出了具体做法。阮圣熙等人[30]建议广西西津国

家湿地公园重点做“文化融合”，把本地的茉莉花文化、农耕民俗融入湿地旅游体验，既打造了独特的

市场吸引力，也给居民搭建了展示文化、获益的平台，同时通过建湿地植物文化园、办环保讲座等，让

生态保护意识成为社区和游客共同的价值追求，形成了生态保护、合理开发和效益共享的良性循环。谭

文伟等人[31]则针对重庆丰都龙河国家湿地公园，提出了走“产业培育”的路子，依托长江三峡旅游带的

市场潜力，湿地公园不应急于大规模开发，而是采取“成熟一个、培育一个”的渐进策略，先引导社区参

与徒步线路维护、民俗体验服务等基础项目，慢慢积累生态资本和服务经验，最终目标是形成从生态资

源到绿色产业、再到品牌价值的完整产业链，让社区生计改善和湿地保护在产业发展中同步推进。 

4.2. 国外经验 

国外众多生态旅游开发区的经验可以提供有益启示。巴厘岛的 Batu Lumbang 红树林生态旅游区[32]
原来是一片退化的海岸，它能复兴，不是依靠外部规划，而是当地渔民自发行动的结果。渔民团体自行

组织恢复红树林，巧妙地把传统知识和旅游需求结合起来，开发了红树林徒步、传统船巡航、生态手工

艺制作等体验项目。这种模式能成功，多亏了“五螺旋治理”框架——政府、企业、学界、公民社会和社

区紧密合作，把社区的基层努力变成了制度化、有价值的实践。如果说巴厘岛的案例展现了社区主导“从

无到有”的创造力，秘鲁查维尼亚湿地[33]的观鸟旅游则告诉我们，怎么把社区的传统生态知识(TEK)变
成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资产。在这里，社区成员不只是普通服务员，凭着祖祖辈辈积累的鸟类习性知识，

他们成了缺不了的专业向导。他们引导游客行为，讲解生态保护的重要性，把保护理念自然地融入旅游

体验中。研究数据显示，游客对这种专业性认可度很高，而社区因为能从保护中直接获益，非法捕猎等

破坏行为也大幅减少，实现了从生态保护“旁观者”到“核心实践者”的转变。 
社区的能动性，还需要稳定的外部结构来支持和放大。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纳里瓦沼泽[34]是国际重

要湿地，它能成功，就靠清晰的多元主体权责划分机制。在这个框架里，政府管宏观法规和规划，私营

企业投入资金、建设施、做市场推广，社区则通过合作社牢牢抓游船运营、手工艺销售等直接面对游客

的服务环节。这种公私民合作模式，避免了政府单独管理的低效，也防止了资本侵占社区利益，确保每

年数万美元的旅游收益能真正给到当地居民，而居民人均愿意为保护付费 56 美元，形成了生态、经济和

社会效益的稳固闭环。怎么处理旅游发展和社区传统生计的关系，是个更深层的问题。马来西亚下基纳

巴坦甘湿地[35]的做法给出了巧妙的答案——不是替换，而是融合。当地把传统渔业活动本身变成了独特

的“生态渔业体验”，让游客在参与中学习可持续利用资源的智慧。虽然现在社区整体参与度还有提升

的空间，但参与的家庭收入已经超过了传统渔业，说明这种模式在经济上是可行的。由此可知，保护社

区的传统文化和生计，本身就是有吸引力的旅游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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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看，国内外在湿地生态旅游与社区协调发展的实践虽因地域与文化差异而有所不同，但其核

心思路是一致的：社区不是附属，而是生态保护的主力、文化传承的载体和利益共享的核心。国内的探

索更侧重制度设计和本土资源激活，强调在保护优先的前提下，让社区从被动参与转向主动创造；国外

的实践则突出社区主导的灵活性和创新性，通过自发的生态修复或传统知识转化，展现了赋权与本土价

值激活的意义。未来，技术赋能或许会成为新的方向，例如利用物联网进行生态监测，或结合传统智慧

与现代工程开展生态修复，都为湿地保护和社区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36]。 

5. 温州三垟湿地生态旅游现状分析 

温州三垟湿地地处温州大都市核心区，东连龙湾、西接瓯海、南临瑞安、北抵瓯江，360 度向城市开

放，是温州生态园的核心组成部分，被誉为“城市绿肾”和“浙南威尼斯”[37]。当前，作为浙江省“美

丽中国”先行示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它全方位向城市开放，既要作为“城市

绿肾”发挥生态作用，又要考虑周边村民的发展需求。 

5.1. 温州三垟湿地概况 

5.1.1. 生态资源富有特色 
三垟湿地历经十余年生态修复，已构建起平衡稳定的生态系统，水质与生物多样性均实现突破性提

升：历史上，这里曾面临严重水质问题，整体水质处于劣 V 类，氮、磷、重金属等指标严重超标，污染

源主要来自温瑞塘河河水汇入及周边生活、工业废水排放；如今水质显著改善，全域 III 类水占比达 60%，

局部区域接近 II 类水，水体最高透明度更是达到 1.4 米。生物多样性方面的变化同样显著，历史记录显

示，湿地曾仅存高等植物 150 余种(其中 40%为栽培物种)、鸟类 30 余种、鱼类 10 余种且以人工放养为

主；截至 2025 年，已记录鸟类 156 种(包含 1 种国家一级、18 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维管束植物 690 余

种，较 2003 年分别增加 91 种和 530 种[38]，水雉、白鹭等珍稀鸟类如今已成湿地“常客”，“浙江省观

鸟胜地”的品牌效应也日益凸显。 

5.1.2. 文化底蕴博大精深 
湿地承载着深厚的瓯越文化基因：“南仙垟三件宝——瓯柑、黄菱、肥鱼跳”的民间歌谣流传至今，

其中瓯柑种植历史逾千年，被誉为“柑中之王”，“浙江三垟湿地稻柑菱农业耕作系统”正申报中国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老门台、古桥梁、榕亭等人文遗存被完整保留，南怀瑾书院、乡愁记忆馆等文化空间进

一步丰富了文旅内涵，形成“生态为底、文化为魂”的独特风貌。有研究用层次分析法(AHP)评估，发现

三垟湿地的文化价值权重高达 0.7650，在生态旅游资源评价中占核心位置[39]。 
依托优质生态与特色文化，近年三垟湿地推动生态研学与科普教育融合：一方面其设“榕树自然学

堂”，以“游学结合”的沉浸式课程，引导青少年观鸟、参与农耕，强化生态意识与乡土认同；另一方

面，南仙未来社区将湿地文化融入日常教育，建“小水潭湿地研学基地”并通过“春泥计划”，以寓教于

乐形式落地环境与道德教育。此外，湿地定期举办“瓯地嘉年华”“宋韵文化周”等活动，展示非遗与民

俗，借互动体验深化公众文化认同。这种“文化为纽带、实践为路径”的育人模式，让三垟湿地既是湿地

历史文化传承载体，更是生态文明教育与社会价值导向的关键平台。 

5.1.3. 陆海空交通丰富便捷 
三垟湿地的交通优势，核心在于构建起“市内无缝衔接 + 对外全域覆盖”的立体网络：从市内交通

来看，湿地距温州市行政中心仅 2.5 公里，S1 线三垟湿地站可直接接驳，瓯海大道、瓯越大道等主干道

贯穿其间，形成“轨道交通 + 地面公交 + 慢行系统”的短途出行网，游客从车站步行 5 分钟就能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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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北入口，这样的交通可达性在全国城市湿地中位居前列；放到对外交通层面，湿地还能借力温州完

善的陆海空综合交通体系——铁路方面，距湿地约 6 公里的温州站、约 15 公里的温州南站均为区域性铁

路枢纽，高铁可直达杭州、上海、宁波、福州等长三角和海西城市群，大幅缩短外地游客到访时间；航空

方面，温州龙湾国际机场距湿地约 20 公里，开通了百余条国内外航线，为国内外游客进入温州提供便捷

通道；海运方面，依托温州港既能实现与东南沿海主要港口城市的快速联通，还具备发展滨水游览和邮

轮经济的潜力。也正因此，三垟湿地不仅能与本地城市交通无缝衔接，更通过高铁、航空、港口形成覆

盖全国乃至国际的交通支撑，为湿地旅游的发展筑牢了坚实基础。 

5.2. 生态旅游发展现状 

近年来，三垟湿地以“生态保护优先、文旅融合发展”为导向，逐步构建起“生态观光 + 文化体验 
+ 社区共享”的生态旅游模式，2023 年获评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2025 年元旦期间单周接待游客达 5.05
万人次[40]，成为温州“城市生态会客厅”的核心载体。 

5.2.1. 景区功能与产品体系日趋完善 
湿地已形成“一堤十园”的景观格局，北入口广场、南仙堤、五福源、榕树园、花溪花岛、百鸟岛等

景点串珠成链，8 公里“动区”大环线贯通水陆游线，游客可通过泛舟、徒步等方式体验“移步换景”的

湿地风情。2025 年新增的哈里乐园(占地 70 余亩的亲子主题乐园)和温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分中心，进一

步丰富了家庭游、研学游产品；依托三垟湿地“三宝”资源，已陆续开发推出瓯柑采摘游、菱角采摘游、

秋收欢歌等 5 条研学游线，累计接待研学人数 2000 余人次[41]。 

5.2.2. 配套设施与服务能力持续升级 
硬件方面，湿地已建成北、西、西北三大入口游客服务中心，配备母婴室、医务室、文创商店等功能

区；新增智慧停车系统，统筹西入口、湿地阳台等 4 处停车场，提供 3437 个停车位[40]，通过微信小程

序实现车位实时调度。软件方面，引入“智慧湿地”管控平台，整合客流监测、水质监测、电子导览等功

能，游客可通过语音讲解、线上预约等提升体验感；S1 线三垟湿地站旁的鑫伊广场引入麦当劳、天天中

餐厅、少儿运动馆等业态，形成“出站即享”的商业休闲圈，满足游客“吃喝玩乐购”一站式需求。 

5.2.3. 社区参与和利益联结机制深化 
湿地通过“共富工坊”“就业优先”等模式推动社区深度融入旅游发展：其一，成立“瓯柑精品文化

园・共富工坊”，吸纳湿地内 9 个村集体入股，带动村集体经济年均增长 10 万元，为被征地农民提供临

时用工 1000 余人次，增收 280 万元；其二，景区直接提供车船驾驶、保安保洁等岗位 100 余个，优先聘

用本地居民，如三郎桥片区居民石兴通过景区就业实现“家门口增收”[42]；其三，社区助农直播常态化，

如榕盛社区通过户外直播推广瓯柑，既拓宽了农产品销路，又强化了“湿地特产”的品牌认知。 

5.2.4. 文旅活动与品牌影响力提升 
湿地以“生态+文化”为内核，持续举办特色活动：每年世界湿地日、爱鸟周期间，开展鸟类摄影展、

观鸟研学等公益活动，2025 年“羽见三垟，守望湿地”爱鸟周吸引近 40 名小学生参与实地观鸟[43]；国

庆期间的“瓯地嘉年华”融合非遗表演、民俗巡游、露天电影等元素，引来大批游客纷至沓来、观光游

玩；南怀瑾书院定期举办国学讲座、文化沙龙，累计接待访客近 10 万人次，成为传播瓯越文化的重要窗

口[44]。 
综上，三垟湿地已从“生态修复样本”逐步转型为“生态旅游与社区共生”的实践典范，但其在旅游

产品精细化、社区利益分配均衡性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需进一步探索协调发展的长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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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促进湿地生态旅游与社区协调发展的策略 

6.1. 深化社区参与的广度与深度 

在“三垟–社区”关系中，应把社区从“被管理对象”转变为“协同治理主体”。具体路径包括：第

一，制度化社区参与渠道。可通过签订长期合作协议、成立含有社区代表的湿地治理委员会或利益协商

小组，明确社区在规划、项目审批、收益分配与日常管理中的话语权与参与权，形成制度化、可追溯的

参与程序(参见利益相关者与社区增权理论)。第二，提升社区能力建设。可定期对社区成员开展导游服务、

生态监测、应急处置、文创经营和电商推广等技能培训，扶持社区合作社与“共富工坊”，提升其“造

血”能力和市场化运营能力。第三，拓宽参与层次与群体覆盖。应鼓励妇女、青年与弱势群体参与决策

与经营，设立专项岗位优先聘用本地劳动力，推动收益向低收入家庭倾斜，从而提高公平性与社区支持

度。第四，建立信息透明与反馈机制。可通过定期公布景区财务报表、游客流量与生态监测结果，并设

立常态化的居民意见收集与快速响应流程，增强社区信任与参与积极性。 

6.2. 深度融合生态和文化资源 

三垟的优势在于“生态为底、文化为魂”，要将两者有机融合，形成差异化、可复制的产品体系。首

先，按生态承载力与文化资源分区设计体验产品：核心保护区以科研与低频高质量研学、科研游为主；

缓冲区发展观鸟、湿地徒步与传统农耕体验；实验区开展民宿、地方美食与文创销售等低影响经营活动，

从而把游憩压力合理分散至不同功能区。其次，打造沉浸式体验与“微叙事”场景(如瓯柑采摘–稻作文

化体验、渔业历史展陈、非遗手工互动)，通过故事化的线路设计强化游客的文化认同感与保护意识。再

次，提升生态解说与教育功能，建设分级的生态解说体系(从志愿解说到专业导览)，并把科研成果与游客

教育结合，形成“游学–科研–保护”闭环。最后，发展与文化节庆相结合的淡旺季产品(例如“瓯地嘉

年华”“观鸟季”联动)，以平衡客流、延长滞留时间并提高人均消费。 

6.3. 细致设计利益分配的均衡性 

利益分配的公平与透明是实现长期共治的基础。建议采用如下机制：一是建立多元化收益分享体系。

景区应在保证保护投入与运维资金的前提下，明确把一定比例的旅游经营利润用于社区基金(用于基础设

施、教育与生态补偿)，并通过年度审计向居民公开账目。二是推动社区入股与合作社模式。可鼓励村集

体或合作社以劳务、土地使用权或品牌资产入股景区或文创项目，分享股息收益并参与重大决策，逐步

形成所有权，收益权与话语权三权联动的利益机制。三是完善生态补偿与替代生计机制。对因保护导致

的土地使用限制或传统生计丧失实施差异化补偿，要结合职业培训与就业优先政策，保障居民收益平稳

过渡。四是设置绩效与问责机制。可将社区收益与生态指标挂钩(如水质、鸟类种类数、非法采捞事件减

少率)，对实现保护目标的社区或合作组织实行激励，对违规行为建立投诉与仲裁通道，保障制度的长效

运行。 

6.4. 着力强化社区的协同性作用 

社区不仅是收益主体，也是保护执行者与文化传承者，应被纳入到协同治理网络中。建议建设“多

元主体协同治理”框架：一方面成立由政府、社区、企业、科研机构与 NGO 共同参与的三垟协同治理平

台，明确分工(政府负责规划与监管，社区负责日常管理与文化展示，企业负责市场化运营，科研机构提

供技术支撑)并建立定期沟通与冲突调解机制；另一方面，鼓励形成若干社区主导的小型经济主体(如家庭

旅馆合作社、观鸟导览团队、农产品品牌联盟)，使社区在市场中占据可持续的经济位置。此外，借助高

校与研究机构的长期驻地合作，引入社会资本与技术(例如生态监测、游客行为研究、营销策划)，把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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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统知识与现代管理技能结合，形成“本地知识 + 外部资源”的互补优势。最后，推广从试点到评估

再到推广的渐进方法，在若干村落开展不同参与深度与分配机制的试验，以数据驱动优化协同治理方案。 

6.5. 充分依托已有设施资源 

三垟得天独厚的交通与服务设施为提升游客体验与社区收益创造了条件，应系统化利用这些现有资

源以放大效益。在盘活交通与商业设施上，可以以 S1 线站点 + 鑫伊广场 TOD 综合体为核心，打造“出

站即达”消费链，鼓励社区小店布局周边，推动餐饮、手作、湿地农产品进驻商业圈，延长游客消费链

路；在升级智慧管理设施方面，可基于现有“智慧湿地”平台，整合客流监测、水质与生物多样性数据，

开发线上导览、分时预约功能，既提升游客体验，又通过客流管控降低生态冲击；在强化研学亲子设施

上，可依托新建的哈里乐园、温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分中心，设计“湿地生态研学 + 亲子互动”常态化

产品包，稳固淡季市场并强化社会教育价值；在赋能社区微创业设施方面，可以以“瓯柑”“湿地文创”

为核心，结合社区助农直播与电商平台，搭建“线上推广 + 线下体验”的销售体系，为社区创造稳定收

益来源；在优化生态化设施上，要推进低碳交通、可渗透铺装、污水零直排等基础设施改造，在提升游

客舒适度的同时守住生态底线。 

7. 结语 

综上，温州三垟湿地的实践表明，城市湿地在经过系统修复与科学治理后，完全有可能实现生态保

护、社区发展与旅游利用的多重协调。通过推动社区深度参与、拓展文化生态产品、优化利益联结机制，

三垟湿地逐步走出了由“生态修复样本”向“生态旅游与社区共生”转型的路径。这一案例不仅为城市

湿地治理提供了生动范例，也为社区参与式生态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与模式。 
然而，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一方面，研究主要聚焦于三垟湿地个案，其区位、政策和资源禀赋

具有一定特殊性，结论的普遍适用性尚需更多跨区域的比较研究来验证；另一方面，调研范围与数据获

取存在局限，尚未能对生态效益与社区收益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系统的量化评估。未来研究可从多方面

展开：一是探索更完善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推动政府、企业、社区与科研机构的深度合作；二是

引入量化评估方法，科学衡量生态保护成效与社区发展收益之间的耦合关系；三是加强技术赋能，利用

大数据、物联网与遥感监测提升湿地的智慧化管理水平。通过不断完善治理模式与创新发展路径，城市

湿地有望在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与民生改善之间实现更高水平的共生共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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